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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6月17日，由筑龙网主办的“中国·建筑·十年”系列论坛（广州站）暨展览在广州珠江琶醍举办，

《WAVE》杂志主编、绿色之春出版人关鸣担任总策展人，源计划工作室主持建筑师何健翔担任顾问。本次展览除了

中国建筑十年的参与作品展览之外，还有来自广州、香港、深圳、台湾的建筑外围展，成为展览非常生动的有机组

合。以下为论坛实录。

冯国安：香港elsedesign主持建筑师，香港中文大学建筑系助理教授

沈康：广州美术学院建筑学院院长

宋刚：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教师，竖梁社建筑师事务所主持建筑师 

阮庆岳：台湾元智大学艺术与设计学系主任，策展人，台湾小说家

刘柏坚：香港艾立思枋综合企业咨询设计事务所合伙人

曾庆豪：香港大学建筑系助理教授

何健翔：源计划工作室主持建筑师 

肖毅强：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范铁：英国诺曼·福斯特及合伙人事务所联席合伙人 

刘国沧：树德科技大学助理教授，台南市都市设计委员会委员

高政轩：台湾建筑师，策展人

【论坛嘉宾】

【活动介绍】 

“中国·建筑·十年”系列论坛（广州站）暨展览

宋刚：我做老师的原因是我不太喜欢我本科所接受的建筑教育。我觉得当时的建筑教育容易陷入一个困境，就是太强调学生成为工程师，而缺

少多元化的培养。建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不同的人对房子的感受，但是我们教育的单一使得建筑也变得单一，这也是我们目前缺少职业建筑师的原

因。我希望我当老师后能给我的母校乃至中国的建筑教育带来一些新的东西，促进建筑行业的发展。

沈康：我不是对原来的建筑教育不满意，只是想换一种方式来教建筑。我们接受的都是正统的职业教育，但我们现在不想把学生培养成为只做

设计的建筑师，希望能做更多和建筑相关的行业。但现在很多学生只愿意做建筑，其实做建筑的入径有很多，可以从各方面入手。建筑也不是一个定

义，也有很多的可能。

冯国安：在香港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其实建筑学的教育可以作为一个基础，之后你可以去做室内、地产，木工也能考建筑师，建筑有非常多的可

能性。现在的学生很强调一个结果，但其实学建筑的过程是最重要的，学建筑是有方法的。

阮庆岳：相比之下，台湾的建筑教育情况还是比较好的，这也和它的发展历史有关。台湾的建筑教育大概经历了三个阶段。二战前，台湾只有两

个学校有建筑学，主要培养的是建筑技术人员，真正的建筑教育是从20世纪60年代从美国引进5年制教育体制开始的。90年代后，建筑的需求有很大

增加，随之建筑教育也有了很大改变，建筑系快速膨胀。我们也是前几年新开了艺术与设计系，就是把建筑、艺术、媒体、科技等重新做一个整合。

大一、大二的时候，我们要求学生建筑与艺术都要学，大三要和机械系的学生合作，懂得科技的东西。建筑学的教育本身是非常完整的，但是如果你

自身完整的话，可以不光做建筑，还有更宽的路可走。

刘柏坚：我念的是伦敦的建筑学院，那里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所有学生对待设计非常认真，大家互相学习的氛围特别好。一去香港会觉得很不

同，学生都很想考注册建筑师，而且香港政府不是很鼓励大家搞创意，这是个非常深层的问题。但教学生什么，也一定要适合那个城市。在纽约、伦

敦那样面对全球的城市，比较容易搞多元化的建筑教育，但我如果把伦敦的那套带回香港的话，会怎么样就很难说了。

曾庆豪：每一个建筑的背后都是建筑师的故事，这些故事有很多是悲剧，建筑师跟甲方、跟历史关系更是悲惨的故事。建筑师是一个很忧郁的职

业，经常要等到差不多退休时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建筑师，因此只能是慢慢进入这个行业。

第一场：中国建筑的教育与实践

冯国安 刘柏坚 曾庆豪

撰文   李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崔 工作室硕士研究生

          刘晶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关于南迦巴瓦大桑树冥想台的解读

沈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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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场讨论：建筑营造和城市记忆

何健翔：在西方城市里所谓记忆的构成，很大一部分是这种建筑在一个年代，建筑师通过合理的营造方式把它积累起来的过程，这体现了一个城

市的脉落和城市的不同记忆。现在建筑师这个行业有一些问题，没有人去关心材料、营造、构造，建筑师越来越变成渲染师的角色。

肖毅强：我曾经到过不同城市和不同国家，看到他们展现各自的特质，有过这种经历回头再看广州，我觉得广州的整体趋势还是乐观的，是个很

有市民活力的城市，两千多年的文化也留下了一些老城的味道。但另一方面，由于制度和城市发展的不协调产生了很多问题，而我们对城市发展的态

度是放任的，作为建筑师，我们对技术方面的关注是不够的。

范铁：关于城市的记忆这个问题是不容易找到答案的。我们看待这个城市，不是为了找一个好的答案或者去找一个我们觉得正确的东西，出发点

应首先是考虑这个城市和人的需求是什么。等你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有没有自信和实例来证明自己。多样性可以帮助你做出更好的选择。

刘国沧：对我来讲，记忆这件事要有不同的疏密状况。简单来说，有的记忆来自学问，可能是我没法感受的；有的记忆来自环境，是看得到的记

忆；另外一部分是生活里的记忆，是我经历了什么。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经济发展的波动，它会导致关于建筑文化和环境文化新的看法。

高政轩：很多建筑师除了盖房子，还一直在努力解释他在做什么。建筑是一个很特殊的行业，你要把他从历史里选出来变成设计的元素。关于城

市的记忆，到底是谁的记忆？哪些记忆需要留存把它变成建筑元素，哪些记忆又需要刻意遗忘掉？对于这个城市，是要去看主流的记忆，还是要去挖

掘那些被遗忘、被边缘化的记忆？这些对于建筑师可能是更有意义的思考。

何健翔：建筑师和建筑记忆的关系不是单一的，建筑师要用自己的洞察力、观念，试图把这些因素和时间、空间联系起来，所以每个人有每个人

的策略。我觉得建筑师在当下这个环境，还有机会和方法做到把城市用建筑、建构的方式延续下去。

肖毅强：如何善用权利和经济是一个很重要的规则问题。我们经常不能善用权利和经济，导致建筑学和建筑师的失位。一个好的建筑师应该善于

在社会空间里寻找自己的空间，知道该聪明地保留什么，最后又要落实到什么样的技术上来，这是建筑师需要不断修炼和学习的。现在我们的问题就

是很多时候没有经过合适的规则、合适的程序，这需要我们去反思。

范铁：我们做设计时非常重视当地的文化，这也体现了设计的包容性。另外设计具有灵活性，我现在设计的东西将来可以改变，从而让这个城市

产生变化。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学会表达，要参与活动、主办活动，把这些活动搞得多姿多彩。个人素质提高了，城市的文化才能传承下去。

刘国沧：我在深圳想找一个渔港，找不到，我觉得很可惜。经济的高速发展有时是双刃剑，我们搞不清楚以前的城市和以前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

的。如果大家设计城市时多做一些有文化内涵的东西，以后的人会更容易延续。

高正轩：是城市就会被建造、被拆除、被改造或者被遗忘。作为建筑师或者规划师，有一个任务就是找出城市被刮除过的痕迹，对它们进行一些

诠释。城市的记忆不只是图纸上的、文字记录上的，很多是流传在民间、在生活中的。建筑师有一个很关键的工作——捕捉城市记忆。在做设计的时

候，并不只是形式上去操作，而是把生活中的东西带进来，所以这个记忆是活的。

何健翔（主持人） 刘国沧 肖毅强高政轩范铁

策展人关鸣


